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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那么大！地那么宽，平！油菜花那么黄，香！小麦那么
青！清澈见底的沟水，那么流！流得汩汩的响，并且那么多的竹
树！”《死水微澜》开篇，李劼人这样描写成都平原，几乎所有他
的小说中都以成都为背景。巴金曾专门写过《成都日记》：“早饭
后步行去永兴巷访傅抱石（著名画家），他约我同去（杜甫）草堂
寺……三点和江苏画家们同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三点后宗林车
来，接我到东胜街，步行到人民公园看菊花、喝茶”，细细记述在
成都生活的点滴。从成都望江楼畔出发，艾芜开始了一段长达六
年的南行，并最终写成《南行记》。

他们都是成都人，共同经历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成都的风
云变幻，是四川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用文字留下故乡成
都的影像，而成都也为他们留下时代的记忆。如今，沙河铺的李
劼人故居、正通顺街的巴金故居、新都清流镇的艾芜故居，每一
方庭院都凝固着一段历史，成为人们缅怀大师、重温近现代成都
文化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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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透过淡淡的云层洒向深秋的成都，温暖而不刺眼。
转过成都东郊的狮子山，在一条由白墙青瓦围成的小巷尽
头，静立着一座古朴的宅院，上面题着“菱窠”二字。

墙壁洁白的瓦房、小桥流水、亭台轩榭、郁郁葱葱的树
木，错落有致。菱窠的格局处处透出主人的审美情趣，虽无
苏州园林的精致典雅，却更质朴、自然、开放，充满四季的野
趣与平民生活的气息。一条铺着大块鹅卵石的小径弯曲指
向院中的李劼人塑像，塑像背后是故居主楼，一楼一底，楼下
依李劼人生前布局，东为客厅，西为李劼人夫人的卧室，中间
是他的书房兼工作室，楼上作为藏书之用。

从 1939 年春举家迁入菱窠，到 1962 年 12 月与世
长辞，24年间，李劼人一直在这里居住、创作、工作，完
成了长篇小说《天魔舞》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

《大波》三部曲的修改和重写，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好
人家》；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法国文学作品；梳理成都地
理历史、风土人情的《说成都》、《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
的衍变》等，也是在此所作。

对这种远离尘嚣、清静放松的写作环境，李劼人深
感满足：“我修建了这几间茅屋，才算有了自己的住
宅。今后可以不再随时担心搬家，数十年来所置备的
几千本中国书（现已达二万多本）和报纸、杂志，也不致
再像以前那样散失了……忙累了几年，一旦乡居，身心
倒为之一爽。”

在一盏盖碗茶的香气中，李劼人故居纪念馆馆长杨波向我细细说起李劼人和纪念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批文学青年走出外省，投身北京、上海。而李劼人则安居

成都，呼吸着潮湿清新的空气，在飘香的茉莉花茶中走向创作辉煌。他说成都话，用成
都话思维和写作，迷恋川味美食，甚至在成都指挥街开过一家名为“小雅”的餐馆。

“不少成都本地人，对李劼人都不熟悉，甚至不知道。事实上，李劼人曾经担任过
成都市首任副市长，成都人都知道的人民南路、杜甫草堂，还是李劼人在任时主持修建
的。”杨波说，成都市政府对李劼人故居的修缮工程十分重视，2013年建筑工程完工，今
年2月开始陈列布展，展场总面积扩大了一倍。

故居工程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力图恢复菱窠原貌。“比如，按照1959年菱窠大
门的建筑样式恢复大门，把1987年正式开放以来一直悬挂的‘菱窠’横匾改为竖匾；按
照原有家具样式仿制书柜、书匣，按照李劼人捐赠线装书、平装书目录购置相关书籍，
恢复藏书楼1959年布局等。”杨波说。

今年10月20日，开馆仪式上，李劼人外孙女李诗华连称“没想到我儿时的世外
桃源在我眼前复活了！”

从成都市区驱车向北行驶约 38 公
里，抵达新都区的清流镇，再顺着乡村
小道穿过一片农田，来到翠云村四组。
这里坐落着一座典型的四川民居，正房
两边延伸出东西厢房各四间，形成凹字
形。1917 年，13 岁的艾芜已经订了亲，
在成都接受过新文化思潮的他选择背井
离乡，逃离束缚，最终从这里一路南
行。

由四川到云南，云南到缅甸，艾芜
一路漂泊，艰难谋生。无论环境如何恶
劣，一路上艾芜始终带着书、纸和笔，
以及一只用细麻绳吊着的墨水瓶，在小
客店的油灯下、野外山坡上，写下自己
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因此，他的这
段文学生涯被称作是“墨水瓶挂在脖子
上的写作”。最终成就了一部 《南行
记》，里面既有滇缅边地和南亚的风
情，也有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悲欢
离合，以及他本人充满苦难的流浪生
涯，它也成为艾芜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艾芜原名汤道耕，因受胡适“人要
爱大我 （社会） 也要爱小我 （自己） ”
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来演变为

“艾芜”。这处经过修缮的故居，今年 6

月 刚 刚 对 游 人 开
放。艾芜的儿子汤
继湘介绍，旧居是
一 所 破 旧 的 房 屋 ，
2013 年 10 月，政府
出资对旧居进行翻
修。不过，院子里
的 3 棵 “ 水 冬 瓜 ”
树 被 保 留 了 下 来 。
这座“三合院”保
持了艾芜幼年居住
时的风貌，屋顶青
瓦重重叠叠，根据
汤继湘的回忆，院墙和大门顶上还铺上
了厚厚的茅草。

在艾芜的 《春天》 里，对沃野千里
的成都平原有着充满深情的描述，被视
为艾芜幼年时生活环境的写照。

故居里设有几个展厅，“足迹”部
分，以时间为主线，分“童年故事”、

“南行记”、“锻炼”和“百炼成钢”展
现了艾芜的一生。另一个展厅是学堂和
寄语，学堂展出艾芜著作和相关作品，
寄语展示全国寄赠和艾芜一生的成就以
及艾芜与巴金等作家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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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园再现巴金童年生活

艾芜故居向游人开放

寻找巴金故居并不容易。现在的正通顺街
130 号是巴金故居的位置，这里原是一座五进
三重堂砖木平房建筑的深宅大院，1904年巴金
出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
代，直到1923年去南京读书。如今，那座大院
早已拆除一空。

草市街街道办事处双眼井社区主任张幼华
将我带到不远处的双眼井。“这双眼井曾经就
在巴金故居的屋后花园中。”51岁的张幼华一
直居住在这附近，也曾走进过那座大院，“现
在，这口双眼井是巴老出生地唯一的标志性建
筑。巴老生前曾说过：‘只要双眼井在，我就
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

巴金定居上海后曾 5次回到成都。1987年

10月，巴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在
寻访故居时看到双眼井，他激动地说：“我多
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
马房的泥土……”

尽管故居已难觅踪迹，巴金的
影响却以另外的方式存在着。距

离双眼井 5分钟车程的成都东
城根街小学，是巴金先

生生前最关注的学校。校训石上写着巴金对孩
子们的期盼：“说真话、做好人”；操场上，端
坐着巴金塑像，经常有学生自发给他系上红领
巾。

学校校长赖晗梅介绍，1991年 5月，东城
根街小学师生收到巴金爷爷的第一封来信和一
本 《巴金和儿童文学》，此后也保持着书信往
来。在学校的“巴金书屋”内，至今陈列着学
校孩子与巴金多年以来交流的照片、信件、赠
书等珍贵资料。2008 年 11 月 25 日，在巴金诞
辰 104 岁的日子，东城根街小学正式更名为

“成都市巴金小学”。“学校每年举办巴金文化
节、主题征文，还会给六年级学生专门在巴金
纪念馆举办一个毕业典礼。”赖晗梅说，在孩
子们的心目中，巴金就是一位亲切、值得学习
的爷爷。

寻找巴金的文化足迹，百花潭公园里的慧
园一定要去。这是仿照巴金故居、参照 《家》

《春》《秋》 里的描述，重修的一座川西民宅。
1987年，慧园主体建筑初步竣工，巴金还特意
回去看了，并赠送了许多物品，诸如老唱机、
钢笔、书桌、老式台灯、旧沙发等。巴金曾
说，希望能和自己最爱的大哥和三哥相聚在慧
园，足可见其对慧园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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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故居外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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